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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突如其来

的觉醒阶段。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

国总统，匈牙利、波兰、意大利和巴西的政

府更迭以及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和立

法变化等，所有这些事件都凸显了高等教育

与其所在社区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以

跨国家和跨文化工作为荣的大学如今发现自

己正在与政府和社区打交道，通过各种有计

划的活动将“外国人”拒之门外。 

教育和地理，都受种族、民族和性别影

响，是促成人们在美国大选中保有各自观点

的关键因素，2020年的早期民意调查显示，

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妇女与未受过大学教育

的白人男性之间的关系 为紧张。在英国脱

欧公投中，教育水平也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流动性或是缺乏流动性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那些不太可能离开家乡的人们更关注社会和

经济变化。随着人们涌向城市，政治和经济

力量也随之而来，造成了个人在机会获取上

越来越大的差距。 

对于发达国家和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

们的基本信念是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人更

富裕；进步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这一

点正在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

育，大学愈发变得层次分明，并且获得教育

机会与改变生活之间也随之相互关联起来。 

问题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大学认为它们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大

学的大门对外敞开，它们的科研和国际追求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常被指责

为了换取资金和/或公共和政治支持而没有

充分承担职责，特别是在学习成果、毕业生

素质和维持生活的能力方面。在大学追求国

际化和留学项目的同时，当地社区经常看到

因为国际学生的到来而减少了可供本国学生

使用的就学名额，以及大学在提倡英语课程

项目的同时损害了自己母语的适用范围。 

研究表明，大学通常会选择那些与自己

相距遥远的公司或组织合作。基于使命的不

同，新的或较低/未进入排名的大学更有可能

在本地开展工作，但越来越多的人批评大学

对国际声誉的重视高于对社区服务的关注。 

我们可能会争辩说这些时代终将过去。

但是，正在寻求和/或实施的许多变化反映了

真正的问题，并且这些都是实质性的问题。

高等教育历来就与其所在的城市和国家有着

密切的关系。今天，公众正在质询它是否仍

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些挑战意味着大学

不能袖手旁观，学生也不能袖手旁观。 

加强深化参与 

近年来，大学、大学协会和政府采取了

大量广泛的举措，通常是以相互合作的形式

开展。它们的目标是重新思考和重启二十一

世纪的大学。 

英国公民大学委员会（ the UK Civic 

University Commission）提出了由城市/地区

内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大学和其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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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共同创建并签署“公民协议”的构想；

自 2019年 1月启动以来，已有 30余所大学

签署了该协议。欧盟正在推行“智能专业化”

（smart specialization）政策，这是一种基于

地点的方法，其特征是确定具有战略意义的

领域，这些领域将建立可持续的能力并克服

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区域性差距；高等教

育和科研以及职业教育是这些行动的核心。 

欧洲各地的许多大学都开始根据联合国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塑造其学术形象。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网络，即全球大学创新联盟

（Global University Network for Innovation），

在其关于“具备社会责任感大学”的第六份

报告中提出，大学应采用“全球性”的观点，

将本土与全球联系起来。麦格纳宪章组织

（Magna Charta Organisation）试图重写并掌

握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宗旨。我参与

了由英国林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ncoln）

组织的“21世纪实验室”（21st Century Lab）

的工作，该实验室正在起草二十一世纪高等

教育行动纲领。 

显然，现在不存在单一的行动方案，但

是可能存在三种广泛的方法来提高大学的社

会参与度。社会参与的社会公正模式侧重于

学生、课程和教学法。另一方面，社会参与

的经济发展模式侧重于通过知识产权交易、

技术转让等手段将科研商业化。与之相反的

是，社会参与的公共利益模式则将社会参与

完全嵌入到大学/学院的所有功能和部门之

中。社会参与是跨越教学和科研的桥梁，但

并非是大学的“第三使命”。在这种模式中，

大学在分析其所在区域需求的基础上，采用

了系统的、全面的和战略性的方法。即便大

学将开发不同且各具特色的方法，但社会参

与本身不仅局限于排名位次较低或是未进入

排行榜的大学。 

大学能带来什么好处？ 

终，制定的议程要比大学为“公共利

益”所做努力的雄心壮志宏大得多，并且也

意味着对大学的愿景和使命会有更深层次的

改变。高等教育需要整体参与，并在其愿景、

使命和日常活动中反映这种参与。大学必须

成为区域一级的关键机构。它们还必须努力

成为全球参与型机构，培养出思想开明、具

备批判性思维和充满远见卓识的公民，并通

过其研科研活动帮助制定通往公平和可持续

世界的全球行动方针。我们处在历史进程的

交界处，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谨慎行动而非

自信满满。 


